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天的工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天的工作>>

13位ISBN编号：9787507835359

10位ISBN编号：7507835359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鲁迅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鲁迅 编

页数：256

译者：鲁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天的工作>>

前言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创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就印行了无产者小
说家和诗人的丛书。
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
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结合，则是名为‘锻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负着深的传统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创性，到新经济政策施行后，误
以为革命近于失败，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
首先对他们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评家，英古罗夫说：‘对于我们的今日
，他们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今日，没有十月那时的灿烂。
他们⋯⋯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来。
这太平常了。
这不是他们的事。
’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军’的编辑室里集合，决议另组一个‘十月团
’，‘锻冶厂’和‘青年卫军’的团员，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锻冶厂’分裂的开端。
‘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说，是‘内乱已经结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
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
’所以抒情诗须用叙事诗和小说来替代；抒情诗也‘应该是血，是肉，给我们看活人的心绪和感情，
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
’    但‘青年卫军’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
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涡中，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
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实现一同进行，渐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纪念碑的长
篇大作，陆续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革拉特珂夫的‘士
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智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诺夫的
‘哈蒲一’，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的收获。
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
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
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说：    ‘无产者文学虽然经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间有
过争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
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级底表现，无产阶级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组织意识，使意志向着一
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则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
纵使各团体间，颇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们从不见有谁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级的，自足的，价值内在
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
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
虽然因为作家们的眼界的扩张，以及从直接斗争的主题，移向心理问题，伦理问题，感情，情热，人
心的细微的经验，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题的一切问题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
；所谓艺术底手法，表现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
等事，成了急务，公认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像文学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
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
他们从价值内在底的技巧出发。
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
由的共和国。
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
争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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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参加了战争。
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
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
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
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
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
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
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
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
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可惜我所见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
篇中的两篇，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译，然而是极可信赖的译本，而伟大的作者，遗漏的还很多，
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阅读，所以现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译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记’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记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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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一天的工作》是鲁迅在1932年至1933年间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
集，1933年3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
内收毕力涅克的《苦蓬》、绥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铁的静寂》、聂维洛夫的《我要活》、
玛拉式庚的《工人》、绥拉菲摩维支的《人文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
、孚尔玛诺夫的《革命的英雄们》、唆罗诃夫的《父亲》、班菲洛夫和伊连珂夫合写的《枯煤，人们
和耐火砖》等作品十篇。
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两篇为文尹（杨之华）译。
这些作品都以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背景，描写了当时苏联社会各阶层的斗争、工作、生活状态
。
鲁迅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以“硬译”风格闻名。
我国国内大革命后，在民众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政治焦虑”，而鲁迅对苏联进步书籍的译介，给广大
民众提供了一个排解和释放这种焦虑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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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中国文学家、思
想家和革命家。
中国现代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
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
学运动的基石，是中国白话文小说的先驱者。
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
重提》）；散文诗集、杂文集《野草》、《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
集》、《二心集》、《而已集》等。
他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
鲁迅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天的工作>>

书籍目录

前记 苦蓬 肥料 铁的静寂 我要活 工人 一天的工作 岔道夫 革命的英雄们 父亲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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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然而这样的恶名，在我是毫不觉得一点痛痒。
我倒觉得舒服，就在彼得堡近郊的农家里做短工，图一点面包过活。
因为只要有限的面包和黄油，就给修理农具和机器，所以农夫们是非常看重我的。
我就这样，在那地方一直住到罗马诺夫帝室倒掉，临时政府出现，以至凯伦斯基政府的树立。
但革命的展开，使我不能不卷进那旋风里面去。
我天天在外面走。
看见了许多标语，如“以斗争获得自己的权利”呀，“凯伦斯基政府万岁”呀，还有沉痛的“打倒条
顿人种”，堂皇的“同盟法国万岁”，“力战到得胜”之类。
我很伤心。
就这样子，我在彼得堡的街上大约彷徨了一个月。
那时候，受了革命的刺戟，受了国会议事堂的露台上的大声演说和呼号的刺戟，有点厌世的人们，便
当了义勇兵，往战线上去了。
但我却无论是罗马诺夫帝室的时候，成了临时政府了的时候，都还是一个逃兵，避开了各种的驱策。
随他们大叫着“力战到得胜”罢，我可总不上战线去。
但我厌透了这样的吵闹了。
不多久，又发布了对于逃兵的治罪法，我便又回到原先住过的农夫的家里去。
这正是春天，将要种田的时节，于是很欢迎我，雇下了。
还未到出外耕作之前，我就修缮农具和机器，钉马掌，自己能做的事不必说，连不能做的事也都做了
起来。
因此农夫们对我很合意，东西也总给吃得饱饱的。
夏天一到，我被雇作佣工，爬到草地里去割草，草地是离村七威尔斯忒的湖边的潮湿的树林。
我在那里过了一些时。
白天去割草，到夜就烧起茶来，做鱼汤，吃面包。
鱼在湖里，只要不懒，要多少就有多少。
我原是不做打鱼的工作的，做的是东家的十岁的儿子。
夜里呢，就喜欢驶了割草机，到小屋附近的邻家去玩去。
那家里有两个很好的佣工。
他们俩外表都很可爱，个子虽然并不高，却都是茁实的体格。
一个是秃头，单是从耳根到后脑，生着一点头发。
而且他和那伙友两样，总喜欢使身子在动弹。
脸呢，颧骨是突出的，太阳穴这些地方却陷得很深。
但下巴胡子却硬，看去好像向前翘起模样。
小眼睛，活泼泼地，在阔大的额下闪闪地发光。
在暗夜里，这就格外惹眼。
上唇还有一点发红的小胡子，不过仅可以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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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
，俄罗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里。
九岁时他就试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
“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说《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
的文誉。
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
来的。
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
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
嫌恶和绝望。
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
没落。
但至一九三。
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
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从《海外文学新选》第三十六编平冈雅英所译的《他们的生活之一年》中译出，还是一九
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论，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后较为真挚。
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说，迷信，恋爱，战争等零星小材料，组成一片，有嵌镶细工之观，
可是也觉得颇为悦目。
珂刚教授以为毕力涅克的小说，其实都是小说的材料(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用于这一篇，也
是评得很惬当的。
    绥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信耶教的鞑靼人，母亲是农家女。
高等中学第七学级完毕后，她便做了小学的教员，有时也到各地方去演剧。
一九一七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但至一九年这党反对革命的战争的时候，她就出党了。
一九二一年，始给西伯利亚的日报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说，竞大受读者的欢迎，于是就陆续的创作，最
有名的是《维里尼亚》(中国有穆木天译本)和《犯人》  (中国有曹靖华译本，在《烟袋》中)。
    《肥料》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马的译本译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写的是
十月革命时一个乡村中的贫农和富农的斗争，而前者终于失败。
这样的事件，革命时代是常有的，盖不独苏联为然。
但作者却写得很生动，地主的阴险，乡下革命家的粗鲁和认真，老农的坚决，都历历如在目前，而且
绝不见有一般“同路人”的对于革命的冷淡模样，她的作品至今还为读书界所爱重，实在是无足怪的
。
    然而译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译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记》说：        真是用了农民的
土话所写的绥甫林娜的作品，    委实很难懂，听说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    俗和土音的人，
也还是不能看的。
竞至于因此有了    为看绥甫林娜的作品而设的特别的字典。
我的手头    没有这样的字典。
先前曾将这篇译载别的刊物上，    这回是从新改译的。
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则求教于    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鞑靼的妇人。
绥甫林娜也正是    鞑靼系。
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
    这回的译文，自然不能说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    但比起旧译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
须到坦波夫或    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许    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译罢。
    但译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话，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话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
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勉强译出，而于农民言语，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话，仍以平常的所谓“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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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给我的译文做字典的。
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损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0)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
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讲
义。
一九。
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转辗于捕缚，牢狱，监视，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
中开始了著作。
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锻冶厂”之一员，著名的著作是《镕炉》，写内乱时代所破坏，死
灭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的团结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颇相似。
    《铁的静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现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内，外村史郎的译本重译出来的
。
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
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现。
但作者是和传统颇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较相近，然而究
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
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见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现在的作家们，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
夫的《毁灭》，即为此费去不少的    题，是远的，也是近的。
说是远者，因为他贪婪的    爱着人生。
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站在进向人生的    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觉到解放的力量。
⋯⋯    聂维洛夫的小说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愿    从军的红军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聂维洛夫所写
许多    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
他遇见春天的    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鹤，流过洼地的小溪．    就开心起来。
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    去打仗了。
他去赴死了。
这是因为要活的缘故：因    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    缘故；因为单是活着
，并非就是生活的缘故；因为    他记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    夫，货车夫，流
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马一般地殴    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觉，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    推倒在眠床
上的缘故。
    玛拉式庚(Sergei Malashkin)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贫农。
他自己说，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
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读《圣经》和《使徒行传》等类的书：他偷读一些“世俗的书”，父
亲就要打他的。
不过他八岁时，就见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的作品。
“果戈理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见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
”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
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马，耕田，割草⋯⋯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
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铺子里当学徒。
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偷着功夫看书，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顽皮”。
    一九。
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
不久他就碰见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们的小组。
一九。
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饭店，叫做“波浪”的，那饭店里有四十
个宪兵驻扎着：狠打了一阵，所以他就受了伤。
一九。
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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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
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员，当木料厂里的工头。
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线”上经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
他一直喜欢读书，自己很勤恳的学习，收集了许多少见的书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创    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出版了)。
所有这些作品，    都使我非常之不满意，尤其因为我看见那许多伟大    的散文创作：普式庚，莱尔孟
多夫，果戈理，陀思    妥夫斯基，和蒲宁。
研究着他们的创作，我时常觉    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简直一无    价值⋯⋯就不知
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转动着伟大的时代，    我的同阶级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着的
，    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现在却已经在建设着新的生    活。
用自己的言语，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级，干脆    的说：——我们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谁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    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暂时没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
  (《玛拉式庚自传》)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属于“锻冶厂”的，后即脱离，加入了“十月”。
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经过的小说，日《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
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评。
有的说，他所描写的是真实，足见现代青年的堕落；有的说，革命青年中并无这样的现象，所以作者
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论者，以为这些现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
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测验，那结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绝对多数，都是愿意继续的共同生活
，“永续的恋爱关系”的。
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说了许多不满的话。
    但这本书，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译本，名为《右侧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
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译本中译出，并非关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过描写列宁的几处
，是仿佛妙手的速写画一样，颇有神采的。
还有一个不大会说俄国话的男人，大约就是史太林了，因为他原是生于乔具亚(Georgia)——也即《铁
流》里所说起的克鲁怎的。
  绥拉菲摩维支(A．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
Serafimovich F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铁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纪念
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
靖华所译的《铁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传，为省纸墨计，这里不多说罢。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从《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译出来的，都还是十
月革命以前的作品。
译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说得很分明，现在就完全抄录在下面——    绥拉菲摩维支是《铁
流》的作家，这是用不着    介绍的了。
可是，《铁流》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十月    之后；《铁流》的题材也已经是十月之后的题材了。
    中国的读者，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也许很愿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么样写的。
是的!他们应当知道，他们必须知道。
至于那些以为不必知道这个问题的中国作家，那我们本来没有这种闲功夫来替他们打算，——他们自
己会找着李完用文集或者吉百林小说集⋯⋯去学习，学习那种特别的巧妙的修辞和布局。
骗人，尤其是骗群众，的确要有点儿本事，至于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不要骗人的，他要替群众说话，
他并且能够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
可是，他在当时——十月之前，应当有骗狗的本事。
当时的文字狱是多么残酷，当时的书报检查是多么严厉，而他还能够写，自然并不能够“畅所欲言”
，然而写始终能够写的，而且能够写出暴露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作品，能够不断的揭穿一切种种的假
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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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是这种作品之中的一篇。
出版的时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载在《亚佐夫海边报》上。
这个日报不过是顿河边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的日报。
读者如果仔细的读一读这篇小说，他所得的印象是什么呢?难道不是那种旧制度各方面的罪恶的一幅画
象!这里没有“英雄”，没有标语，没有鼓动，没有“文明戏”里的演说草稿。
但是，⋯⋯    这篇小说的题材是真实的事实，是诺沃赤尔卡斯克城里的药房学徒的生活。
作者的兄弟，谢尔盖，    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的时候，正在这地方当药房的    学徒，他亲身受到一切
种种的剥削。
谢尔盖的生活    是非常苦的。
父亲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够再读书，    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到处找事做，换过好几种职业，    当过水
手；后来还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帮助，方    才考进了药房，要想熬到制药师副手的资格。
后来，    绥拉菲摩维支帮助他在郭铁尔尼珂华站上自己开办    了一个农村药房。
绥拉菲摩维支时常到那地方去的；    一九。
八年他就在这地方收集了材料，写了他那第    一篇长篇小说：《旷野里的城市》。
    范易嘉志。
一九三二，三，三o。
    孚尔玛诺夫(Dmitriy Furmanov)的自传里没有说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没有说起他的出身。
他八岁就开始读小说，而且读得很多，都是司各德，莱德，倍恩，陀尔等类的翻译小说。
他是在伊凡诺沃·沃兹纳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进过商业学校，又在吉纳史马毕业了实科学校。
后来进了墨斯科大学，一九一五年在文科毕业，可是没有经过“国家考试”。
就在那一年当了军医里的看护士被派到“土耳其战线”，到了高加索，波斯边境，又到过西伯利亚，
到过“西部战线”和“西南战线”⋯⋯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诺沃，做工人学校的教员。
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之后，他热烈的参加。
他那时候是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所谓“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
    只有火焰似的热情，而政治的经验很少，就使    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后来，又成了无政府派，当   
时觉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无治主义的炸弹去建    设．大家都自由，什么都自由!    而实际生活使我
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工作(副主席)；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尔塞维克党。
孚龙兹(Frunze，是托罗茨基免职之后第一任苏联军事人民委员长，现在已经死了。
——译者)对于我的这个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几次谈话把我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幻想都扑
灭了。
(《自传》)    不久，他就当了省党部的书记，做当地省政府的委员，这是在中央亚细亚。
后来，同着孚龙兹的队伍参加国内战争，当了查葩耶夫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土耳其斯坦战线的政治
部主任，古班军的政治部主任。
他秘密到古班的白军区域里去做工作，当了“赤色陆战队”的党代表，那所谓‘‘陆战队”的司命就
是《铁流》里的郭如鹤(郭甫久鹤)。
在这里，他脚上中了枪弹。
他因为革命战争里的功劳，得了红旗勋章。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开始写文章，登载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报章杂志上。
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他到了墨斯科，就开始写小说。
出版了《赤色陆战队》，《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乱》出版(中文译本改做《克服》)，这是讲一九二。
年夏天谢米列赤伊地方的国内战争的。
谢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国旧书里，有译做《七河地》的，这是七条河的流域的
总名称。
    从一九二一年之后，孚尔玛诺夫才完全做文学的工作。
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
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特密忒黎，孚尔玛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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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孚尔玛诺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乱》——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说，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葩耶夫》的缩本)——一九二六年。
    《斗争的道路》——小说集。
    《海岸》(关于高加索的“报告”)，一九二六年。
    《最后几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几天》——“报告”和小说集，一九二六年。
    《盲诗人》——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孚尔玛诺夫文集四卷。
    《市侩杂记》——一九二七年。
    《飞行家萨诺夫》——小说集，一九二七年。
    这里的一篇《英雄们》，是从斐檀斯的译本(D．Foreznanow：Die roten Helden，deutsch yon A
．Videns Ver—lag der。
Jugendinternationale，Berlin 1928)重译的，也许就是《赤色陆战队》。
所记的是用一支奇兵，将白军的大队打退，其中似乎还有些传奇色彩，但很多的是身历和心得之谈，
即如由出发以至登陆这一段，就是给高谈专门家和唠叨主义者的一个大教训。
    将“Helden”译作“英雄们”，是有点流弊的，因为容易和中国旧来的所谓“显英雄”的“英雄”
相混，这里其实不过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意思。
译作“别动队”的，原文是“Dessant”，源出法文，意云“追加”，也可以引伸为饭后的点心，书籍
的附录，本不是军用语。
这里称郭甫久鹤的一队为“roteDessant”，恐怕是一个诨号，应该译作“红点心”的，是并非正式军
队，它的前去攻打敌人，不过给吃一点点心，不算正餐的意思。
但因为单是猜想，不能确定，所以这里就姑且译作中国人所较为听惯的，也非正装军队的“别动队”
了。
    唆罗诃夫(M：ichail Sholochov)以一九。
五年生于顿州。
父亲是杂货，家畜和木材商人，后来还做了机器磨坊的经理。
母亲是一个土耳其女子的曾孙女，那时她带了她的六岁的小儿子——就是唆罗诃夫的祖父——作为俘
虏，从哥萨克移到顿来的。
唆罗诃夫在墨斯科时，进了小学，在伏罗内希时，进了中学，但没有毕业，因为他们为了侵进来的德
国军队，避到顿方面去了。
在这地方，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战，一九二二年，他曾参加了对于那时还使顿州不安的马贼的战斗。
到十六岁，他便做了统计家，后来是扶养委员。
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这才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战为材料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到
现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国有贺非译本。
    《父亲》从《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中翻来，原译者是斯忒拉绥尔(Nadja strasser)；所描写的也是内
战时代，一个哥萨克老人的处境非常之难，为了小儿女而杀较长的两男，但又为小儿女所憎恨的悲剧
。
和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萨克，已经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见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时出现
的人物。
契诃夫写到农民的短篇，也有近于这一类的东西。
    班菲洛夫(Fedor Panferov)生于一八九六年，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九岁时就给人去牧羊，后来做了店
铺的伙计。
他是共产党员，十月革命后，大为党和政府而从事于活动，一面创作着出色的小说。
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贫农们为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勃鲁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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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诸国几乎都有译本了。
    关于伊连珂夫(V．11ienkov)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只看见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学》  (Literatur derweltre、，0lution)的去年的第三本里，说他是全俄无产
作家同盟(拉普)中的一人，也是一个描写新俄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的好手。
    当苏俄施行五年计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组突击队，作社会主义竞赛，到两
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至少竞有十个工厂已经完成了。
那时的作家们，也应了社会的要求，应了和大艺术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艺术作品的实质，一面也
用了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素描的目前小品，来表示正在获胜的集团，工厂，以及共同经营农场
的好汉，突击队员的要求，走向库兹巴斯，巴库，斯太林格拉持，和别的大建设的地方去，以最短的
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
日本的苏维埃事情研究会所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丛书》第一辑《冲击队》(一九三一年版)中，
就有七篇这一种“报告文学”在里面。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就从那里重译出来的，所说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设者们的
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关系，炼造枯煤和建筑枯煤炉的方法，耐火砖的种类，竞赛的情形，
监督和指导的要诀。
种种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里，这实在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
简要的教科书了。
    但这也许不适宜于中国的若干的读者，因为倘不知道一点地质，炼煤，开矿的大略，读起来是很无
兴味的。
但在苏联却又作别论，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所以这样
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读物。
由此更可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
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镕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
    《文学月报》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应君所译的同一的文章，但比这里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
关于稷林的故事。
我想，这大约是原本本有两种，并非原译者有所增减，而他的译本，是出于英文的。
我原想借了他的译本来，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译了《冲击队》里的一本。
因为详的一本，虽然兴味较多，而因此又掩盖了紧要的处所，简的一本则脉络分明，但读起来终不免
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读者层的。
有心的读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给中国有两种不同的译本，决不会是
一种多事的徒劳的。
    但原译本似乎也各有错误之处。
例如这里的“他讲话，总仿佛手上有着细索子，将这连结着的一样。
”周译本作“他老是这样地说话，好像他衔了甚么东西在他的牙齿间，而且在紧紧地把它咬着一样。
”这里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从桌子底下拉出来。
”周译本作“他常常惊醒来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从桌上抬起头来了。
”想起情理来，都应该是后一译不错的，但为了免得杂乱起见，我都不据以改正。
    从描写内战时代的《父亲》，一跳就到了建设时代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这之间的间隔实在
太大了。
但目下也没有别的好法子。
因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补这空虚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虽然还有几篇，却又是不能绍
介，或不宜绍介的。
幸而中国已经有了几种长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弥缝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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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天的工作》是鲁迅先生精选慎译最足代表苏联的短篇小说。
《竖琴》选的是十篇同路人的作品，这里是几篇苏联无产者作家的小说。
读《竖琴》的人，一定不要错过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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